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若在故乡
说到“借”并非完全是件难以启齿的
事。 记忆里除了借粮、借钱，甚至借
把伞、借辆车之外，最多的当是假他
人之力磨面、上山拉煤，借生产队牲
口碾米这样的琐碎事。 因为这个时
候的家乡尚未通电， 类似于这样的
活计或靠人力或得借助于牲口。

记得我们村有两处石碾，都在
南街，为整个村子所共用。 它们一
处在街东头，一处在街西头。 我们
家住北街西头，所以每年秋末新谷
下来， 母亲就要赶紧碾些新米，以
备过冬之需 。 村西的石碾上搭了
草棚 ， 不惧风雨 ， 一年四季皆可
用。 却因了碾子上的石磙巨大，即
便由两三个人来推也很是吃力，所
以无论谁家碾米，都得向生产队借
牲口。 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

等到这一天，母亲便会让我站
到碾盘边上盯着， 一旦有空当，我
就飞也似地跑回家 。 只一袋烟功
夫， 饲养员牵来毛驴绑妥了拉绳，
母亲扛着一袋谷子，我则帮忙拿过
簸箕，快快安顿停当。 被裹了眼罩
的毛驴拉动石磙 ， 围着碾盘转圈
圈，我手持细长的柳条鞭子跟在它
后面 ，若是嫌它脚步缓慢 ，就举起
柳鞭对着它滚圆的屁股抽上几下。
碾好一袋子米， 大概得一个上午，

而 这 头 走 出 了 一 身 大 汗 的 小 毛
驴 ， 所换取的补偿只不过是母亲
上 下 颠 动 簸 箕 扬 出 去 的 糠 秕 而
已。 约定俗成，谁家借用了生产队
的牲口大都如此。

不过， 这件看似轻松的活计，
对于我来说却是不怎么乐意的，原
因是它太过单调。 有时跟着毛驴走
快了，头还会被转得晕晕乎乎。 我
喜欢“借人”推磨，尤其巴望每回磨
面父亲能够把邻居武爷请来，他的
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

与碾米所不同的是每当快要
磨面时 ， 母亲就开始关注起天气
来，估摸着该下雨了她便要父亲去
约人。 天下了雨，地里的活计不得
不收工 ，人们歇息在家 ，就有了腾
出手帮忙推磨的时间。 这样的“借
人” 其实就是乡亲间的相互帮衬，
不用付工钱，要么在干活之前请人
家来吃碗面或一顿饺子，要么干完
活之后拍黄瓜、 拌萝卜、 炒鸡蛋，
喝上几杯土酒，接着猜拳吹牛。

这一次，尽管白天一直下着雨，
可是武爷和喜全叔并没得空， 父亲
就同他们约好了晚上的时间。 一盏
马灯被吊在春甫爷家后院的磨房横
梁上，发出昏黄的光。 春甫爷家过
去是大户人家 ， 这间磨房很是讲
究，宽敞、铺了地砖，磨道则青石嵌

就，这样无拘人推或者牲口拉，便不
会有灰尘扬起； 朝南的那堵墙开了
三四扇可以推开的窗户， 白天阳光
直射而入，亮亮堂堂。母亲提前三天
去找春甫爷，才将它借到手。

雨已不似白天落得那么急。夜
幕渐浓，能够听到窗外蟋蟀或者秋
虫的唧鸣。二哥和喜全叔套纤绳于
肩 ，在前面拉着磨杠 ；父亲则和武
爷并肩 ， 在后推着磨杠 。 前拉后
推，那盘被凿刻着精致花纹的石磨
开始慢慢转动。这个夜晚原本与我
无关 ，然而 ，因为武爷又要借此开
讲了他要么 《三国 》要么 《水浒 》的
故事，即便是父母不答应我也一定
会吵闹着要来的。

被磨碎了的麦粒，开始从两扇
磨盘间的石槽缝隙里缓缓落下，馥
郁醇厚的麦香味儿，不大一会儿就

弥漫了整个磨房，我不禁用鼻子深
吸上了几下。

“咋地还不讲故事呀？ ”武爷今晚
似乎缺少了那份雅兴，都推了好大会
儿的磨，他只和父亲扯些农活上的闲
话。 我心里开始生发出隐约的失望。

我紧挨着武爷，也将一双小手
搭在磨杠子上，有一扎没一扎地推
着 。 父亲其实知道我只是在做做
样子，就是一心想听武爷讲故事罢
了。 我这时七八岁， 尚未上学，特
别爱听故事。

“唉 ，听说河对岸的张庄通了
电 ，用上了小钢磨 ！ ”正在我颇感
无趣的时候，武爷突然说道。

“不知咱村啥时候能通上？ 若
有了电，就是凑钱也要买台钢磨回
来。 ”父亲接上了武爷的话茬。

“电这东西神奇的很 ，能让玻
璃灯泡发光， 话筒子里传出声音，
还能叫汽车不用油在大街上跑。 ”
武爷祖上经营四大怀药，新中国成
立前曾跟着祖辈远去上海，于一家
中药店铺当伙计 。 在村里他也算
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要是用上了电 ，看来咱就能
省下不少力气活了。 ”父亲脸上浮
现出涩涩笑意，那神情好像不久的
将来我们村就能接通了电似的。

“不光省力气 ，像今晚这样的

黑天瞎地天， 要变亮堂多了。 ”武
爷的思绪似乎重新回到二十多年
前上海滩那多姿多彩的电光世界。

我的小手仍似松似紧地搭在
磨杠子上， 扬着头扑闪着眼睛，静
静地听着他俩的对话，小脑袋瓜里
虽然不免懵懂，却也在努力想象武
爷 所 描 述 的 “楼 上 楼 下 电 灯 电
话”，该是一种多么诱人的景象！

“他们这辈享用得到 ，应该没
有问题。 ”父亲忽然用期待的眼光
看着我，说道。

“他们何止是享用得到 ，要使
电这东西派得上更多用场，还非得
指望他们不成！ ”

两位大人的目光充满期许， 不约
而同地投向我，似有所交代嘱咐，又蕴
含着寄希望我于未来的情怀……

更深夜静， 磨房外秋雨早就停
歇。 北来的风吹走了云雾和水汽，天
空越发显得深邃幽寂。 星明月朗，一
派清辉笼罩。 武爷和喜全叔的身影
很快消失在了夜色里，仅能听到他们
愈来愈远的脚步声。 我出神地望着
父亲、母亲和二哥在装面袋、清磨盘，
就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小钢磨
的飞转和头顶上电灯光的照耀。

这个夜色清澈的晚上，我忽然
觉得自己年长了几岁，而且好像还
有了心事。

□谢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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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园（水彩） □李瑞扬

地 2019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二 /�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美编 黄洁玲 /�校对 谢志忠花 A15E-mail:hdzp@ycwb.com

好玩的永鸣兄，走了 □吴 君

通常我会用看电影的方式来
洗脑，目的是忘却前面的困扰和烦
恼。 而这一次我失败了。 对着巨大
的银幕我是走神的、游离的，眼泪
一直在流，电影里那些喜剧的场景
甚至让我感到了心烦和难过，因为
我的脑子里一直是荆永鸣离开了
我们这件事。 所以我再次同意人类
的悲喜并不是相通的这一句话。

得知这个消息是 ４ 月 11 日
晚上 11 时之前，我的一个责编突
然发来微信，问我睡了吗，然后告
知了我这件事。

我被吓得坐了起来， 马上发
微信问了两个朋友。一个朋友的回
复是零时之后，一个朋友是在凌晨
5 时。 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都是
等了很久， 却没有守到奇迹的发
生。 天亮前我一遍遍地看他微信里
最后的那一盏灯，还有“等到花也
谢了”这句话。 要知道，他在朋友面
前何时有过抱怨啊，而这一次他显
然是太累，再也撑不住了。

我知道如果荆永鸣还健在，
若是见到大家这个样子， 一定会
讽刺挖苦我们。甚至他会笑场，毕
竟这不是他的风格， 更不是他喜
欢的氛围。因为我们每次见面，一
定也是有酒的， 一定也有那首著
名的《鸿雁》，甚至还有他的蒙古
舞。那时，他一定是从北京的郊外
房山赶来， 只为了宴请我这个远
道而来的朋友。 所以去了北京我
常常不会告诉他，因为路途太远，
他太累了。 有次我见了他， 对他
说，你别喝了，要注意身体，看你
的鼻子都红了， 他会一脸严肃地
说，我那是有鸿运当头知道吗。

有很多次我和他的小说发在同
一期杂志上，或是同时被选，他也发
现了这个事情，对我说，这叫文学
上的同床共枕知道吗，这是我的发
明。 每次喝酒他都约了名家过来，
害得我无比自卑无比惭愧。 为了让
我抬头做人，低头做事，他对着刘
庆邦老师喊， 我让你们过来是来陪
吴君的，今天我可是专程请她。

有趣的是他几次来深圳，我
好像都在感冒发烧， 可是无论什
么情况， 我一定会收拾整齐赶去
赴约。 甚至有一次是拔了吊针喝
了半碗葡萄糖跑过去见了他的
面。也就是那一次，他和徐迅等几
个作家来到我们宝安。 吃完了饭
之后， 我这个司机竟然找不到家
了。 我开着车， 在宝安绕了很多
圈。最后经过几个小时乱转，终于

找到了我的单位， 我才彻底想起
接下来怎么走。而一路上，他见我
总是优柔寡断， 竟然问我是不是
对他存有什么歹念， 想把其他人
绕晕了，再把多余的人都甩了。我
说是啊。他说，你最好收回你的想
法，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兄弟，绝不
可能是同性恋的。

留在我脑子里一直都是他的
那些好玩的段子， 猝不及防的冷
幽默，正如他那些好读、有趣的文
字。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他在，便
从来不会出现冷场。 这导致了我
曾经以为他就是一个天性乐观的
人。 包括后来每次他在网上发现
谁评了我，表扬了我，便通知我上
邮箱，他把链接发给我，也没让我
多想点什么。 再后来，有次他竟然
说对孩子们的未来挺担忧的，而之
前他从没有谈到这个话题。 说这些
话的时候，我们是在电话里。 见到
真人后，他又重新被装进了活泼乱
跳、没心没肝的模板中，真是让人
恍惚， 怀疑之前我曾经产生过幻
觉。 可是那次电话之后，我突然想
要重新读他的小说，包括《北京房
东》《北京时间》 之前的《创可贴》
《北京候鸟》一系列作品。

读完了他的小说， 我突然难
过起来， 原来我是误读了他很多
年。小说里那些个白天油腔滑调、
插科打诨夜里连哭泣都没有条件
的男人到底是谁呢。只有心到了，
文字才可能到达。 他那些看起来
好读、令人开怀大笑的小说，竟然
藏匿了太多人生的艰涩和无助。
心酸和孤独是他小说的底色，而
诙谐幽默只是荆永鸣用来掩饰悲
伤和一路艰辛的外衣。

他曾经对我说， 有几个朋友
对他实在太好， 他这样一个无职
无权的普通作家，何德何能啊，也
不知道为什么。

我曾经想过， 为什么像他这
样一位必须靠体力加脑力才能生
存的作家会赢得了那么多朋友的
真心呢。 或许是因为他的天真和
深情厚谊， 或许是他身上那种没
有势利和算计的品质， 是我们这
个世界上越来越稀缺的吧。

正像我喜欢的周星驰一样，他
们其实是人群中的同类， 擅长的
方式是喜剧，留给朋友的是欢乐。
只是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深情，更
应该被我们及早地读懂， 因为他
应该知道我们和他一样， 也是害
怕离散的，正像今天，正如此刻。

我 爱 画 画 ，
画画是我生活中

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时
候家庭成分不好，家穷人欺。 生
存虽然艰难，但我父亲把目光放
远，毅然送我们姐弟四人上学读
书。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
连环画是我最大的精神乐园，没
有画画工具， 没有老师指导，有
多余的纸张就临摹连环画里的
人和物，关老爷和孙悟空是最经
常画的。 稍大后，学校的黑板报
成了我的画画阵地。 直到高中才
真正接触到绘画艺术，由此开始
了绘画技术的系统训练，走上了
绘画的艺术道路。

接触水彩之前， 我画油画，
油画写生有诸多不便， 浓浓的
味道也影响到别人， 每次画画
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2014
年开始接触水彩， 以前对于水
彩画的印 象 其 实 并 不 是 很 强
烈， 总是觉得水彩画只是一个
小画种。 但是当我偶然遇到水

彩，顿时就喜欢上了。
这些年 ， 在家乡的村落田

头，我经常独自一人写生，有时
坐在稻田田埂上， 抽上一支烟，
喝一杯自带的凉茶，看着那些实
在叫不出名字却似曾相识、并不
陌生的花花草草，静静地感悟自
然。 有时，走进陌生的院子，与主
人聊了好半天， 说上父亲的名
字，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
父亲，热茶相迎，还不时说起父
亲生前的很多故事，听后心里很
温暖。 有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说了好多话， 主人就是不让进，
可惜错失了一幅好画， 无奈，笑
笑而过。

山可以涤志， 水可以清心。
水彩写生对我来说是静坐观心，
完成一次写生活动，就如同品味
了一次很好的生命之旅。 大自然
有广袤的空间状态，我可以无拘
无束，自由自在，发发呆，和花草
唠嗑，感知当下的状态，包括身
体，包括情绪，也包括世间关系。

每次到外地写生， 我都习惯独
行，随意闲逛，哪里感兴趣，便驻
足品味。 村民们温声细语，老人
和蔼，小孩不闹，连那些猫狗鸡
鸭等动物，也不吠不叫，不吵不
闹。 面对不同地域的各种山峦景
象，苍松奇峰，揣摩神韵，细心品
读，贪婪地吸吮大自然的山水之
美，捕捉创作灵感。

水彩在我和写生对象之间架
起一道情感沟通的桥梁， 我着迷
于清水带色在画面自然流动，浸
润，渗透，随意畅游，随心所欲。此
刻，所有的约束都离我远去，只有
那水那彩那画，任由我思，任由我
画，全身心享受这个过程。

有人说人生第一重境界是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第二重境
界是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第三重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
还是水。 人之初，性本善，孩童时
期单纯，心无杂念，所以看待世
界会很透彻。 成人后，世界变得
多样化，心态受到影响，心里想

得多了，牵挂得也多了，事物彼
此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经常会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经过
千锤百炼，经过摸爬滚打后回头
一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不知
不觉我也步入知天命之年，见多
了人世间的冷暖，在节奏越来越

快，信息越来越丰富，功利越来
越清晰的当下社会，有人忙掠夺
资源，有人忙名利，我却忙找自
己，我忙在水里游彩，我忙用更
多的时间躲在一个“空”的状态，
无心无形，心之所向，水之所意，
色之所现……

在水里游彩 □李瑞扬

制图 / 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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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小语会晚

汉语博大精深，譬如楼，很简单的一个字，就
能组成许多奇妙的词汇。

红楼。 看到红楼， 中国人会立马想到《红楼
梦》。 然而， 红楼不单单是这本古典名著的简称，
它最早指的就是红色的楼，泛指华美的楼房。唐段
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说：“长乐坊安国
寺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 ”红楼还衍生出富贵人
家女子的住房之意，白居易《秦中吟》诗云：“红楼
富家女，金缕绣罗襦。 ”曹雪芹以《红楼梦》为题，
应该也有此意。

青楼。 同为有颜色的楼， 青楼的档次直线下
跌。青楼原指青漆涂饰的豪华精致的楼房，古代有
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南朝到唐代，青楼渐成妓
院的代名词。 譬如杜牧名诗《遣怀》曰：“十年一觉
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

玉楼。玉在古代地位崇高，玉楼自然是华丽之
楼的代称，也成了传说中天帝或仙人的居所。李商
隐为李贺作小传讲，李贺将死，白天见一绯衣人来
访，说天帝建成了白玉楼，特召他上天作文纪之。

琼楼。 琼楼亦作璚楼，原指传说中月宫宫殿，
后形容华美的建筑物。 苏东坡《水调歌头》吟道：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东
坡想做太空飞人，去月亮上游玩呢。

银楼。 银楼是指旧时生产金银首饰器皿并从
事交易的商店，类似于今天的首饰店。有趣的是这
种楼不叫金楼，而叫银楼，大概是古代中国黄金量
少，交易远逊于白银吧。

小楼。自唐末到宋代，诗人们十分偏爱小楼这
个意象。 像“独上小楼春欲暮”（韦庄）、“小楼昨夜
又东风”（李煜 ）、“小楼一夜听春雨”（陆游），小楼
撩动了多少诗人的心弦啊。

大楼。 有小楼，自然也有大楼。 古人一般不称
高大房子为大楼，而称为大厦。古文里的大楼一般
指一种城楼。《墨子·备城门》里说：“守堂下为大
楼。 ”

樊楼。樊楼为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风
流皇帝宋徽宗与京都名妓李师师常在此相会，小
说《水浒传》、" 三言 " 对此楼也多有描写。

云楼。耸入云霄的高楼谓之云楼。李贺《梦天》
诗言：“老兔寒蟾泣天色， 云楼半开壁斜白。 ”此
外，云楼有时也指海市蜃楼。

唐楼。唐楼乃中国华南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
建造于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建
筑。唐楼不少混合了中式及西式建筑风格。华南地
区的唐楼也称骑楼。

十二楼。十二楼原指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居处，
《史记》《汉书》里都有记载。 后来十二楼也泛指高
层楼阁， 王昌龄曾有诗云：“南渡洛阳津， 西望十
二楼。 ”有意思的是，清代戏曲家李渔将其小说集
命名为《十二楼》，还别具匠心地在十二卷里都设
置了一座楼阁。

家庭伦理剧《都挺好》热播后，
剧中苏大强的形象引起热议， 这位
处处给儿女添堵的父亲， 似乎成了
观众眼里的渣爹。 在两千年前的西
汉，也有一位渣爹，儿子的所有事都

不是他的事， 最后反倒逆袭成为大
将军的爹。

这位渣爹名叫霍仲孺， 是西汉
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尧都
区高堆村）人。《汉书·霍光传》对他
的事迹有所记载。 霍仲孺属于那种
没什么大本事，胆子又小，且极端不
负责任的男人。 他能力不强，在平阳
县做县吏。

平阳县本来是很偏僻平常的地
方，不平常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
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平阳侯， 平阳侯
国就设在这个平阳县， 管辖一万零
六百户。 到了曹参六世孙曹时时，汉
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他，更
是位高权重，地位显赫。 平阳县里有
个平阳侯国，这可是棵大树呀，县里
上上下下谁不想靠一靠。 因此，县令
对平阳侯府的各方面工作都非常重
视，就派霍仲孺进驻平阳侯府，负责
联络沟通甚至安全保卫等。

《汉书·霍光传》载，霍仲孺“以县
吏给事平阳侯家”， 这给了霍仲孺一

个机会。 侯府内美女成群，其中有一
个侍女叫卫少儿， 人长得娇小可爱，
二人一碰面，擦出了火花，不久卫少
儿竟然怀孕了。 这时霍仲孺的差事正
巧结束，他趁机撒丫子，不承认与卫
少儿的关系。

后来卫少儿生下了这个儿子，
但霍仲孺依然不管不问。 卫少儿很
痴情，给这个儿子起名霍去病，自己
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

霍仲孺之后另娶妻，生下了一个
儿子，取名叫霍光。 虽然他希望这个
儿子光耀门庭，倒也从来没敢想把他
培养成大人物。

但哪想到，卫少儿还有个妹妹
叫卫子夫 ，生得妩媚动人，偶然的
机会，让汉武帝刘彻看上了，被立
为皇后。 这样一来，姐姐卫少儿自
然沾光，霍去病也因此得到尊贵地
位。 刘彻为了讨好卫子夫，对这位
内侄格外宠爱。 霍去病 18 岁便当
了侍中 ，他善于骑马射箭 ，武功好
生了得，后来被封为骠骑将军。 一

年 ，他带兵前去攻打匈奴 ，恰巧路
过河东。 尽管霍仲孺对霍去病并没
有尽到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可是霍
去病在知道自己身世后，将霍仲孺
请来，行父子之礼，下跪说道：“去
病不知是大人之子，未能尽孝。 ”霍
仲孺惭愧难当， 连忙跪下回答说：
“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 ”他的
意思是说： 将军降生乃是天意，我
哪敢做您的父亲！

霍去病看到老父亲家境困难，
家里还有一个 10 岁的同父异母弟
弟，就给霍仲孺买了大量的田地、房
宅、奴婢，让他安度晚年。 在打了胜
仗回来路过平阳时， 霍去病又把霍
光带回长安悉心培养。

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
往”的性格，对弟弟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后来霍光也养成了沉毅持重的
性格。 霍光先是当了郎官，后迁诸曹
侍中，帮助哥哥参谋军事。 霍去病去
世后，霍光入宫并受重用，升任奉车
都尉、光禄大夫等要职，自此“出入

禁闼二十余年”。
因乎此， 霍仲孺也成了将军、

重臣的爹。 如此逆袭，大概谁也不
会想到吧。

霍去病有位“苏大强”式的爹 □刘永加

古今汉语里的“楼”嘉庆年间一宗假印大案
□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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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里有一个情
节：“玉臂匠” 金大坚为了营
救宋江 ， 伪造太师蔡京的印
章，然后假造文书，但百密一
疏，最后被识破。 历史上，曾
发生过很多起伪造官府印信
的事件，当事人或为了图利 ，
或构陷他人。

清代 ， 朝廷主导的建筑
工程，如修造道路桥梁、殿堂
门墙、庙宇碑亭，以及帝王妃
嫔的陵寝，都是由工部经管 ，
工程所用的材料经费 ， 经过
审批以后，由户部支付款项 。
宫廷内的房舍修缮补葺 ，则
由内务府把建筑工程外包出
去， 购买材料及施工的费用，
由内务府广储司结付款项。嘉
庆十四年（1809 年），一个经
常承接宫廷修缮工程的包工
头王国栋，到内务府结算工程
款，他与广储司掌理账簿的吏

胥很熟，就随手拿起桌上的账
簿翻了翻， 结果惊奇地发现，
很多支领工程款项的文书单
据，上面盖的印章与自己所持
公文的印章，不太一样。 经过
仔细比对，很多单据上面盖的
竟然是假印章———有人私刻
伪造工部、户部多个部门的印
信，骗取工程款。

这一偶然发现，犹如平地
惊雷，嘉庆皇帝大为震怒。 他
知 道 这 绝 不 是 一 两 个 人 所
为，必定牵涉众多官员 ，为群
体勾结的窝案 。 恨得牙痒痒
的嘉庆帝为此还默祷于天，
希望老天保佑， 能助他把贪官
一网打尽。 领命调查的军机大
臣成立了专案组， 很快就挖出
以工部书吏蔡泳受、 王书常、
吴玉为首的一个贪污团伙。 他
们花重金雇匠人私刻了多枚官
印， 又捏造事由， 假称承修皇

帝钦派下来的工程，然后伪造
文书单据，盖上假印章 ，骗说
需要支领工程款，先后向户部
银库、内务府广储司银库骗领
银钱十四次，总金额竟达数十
万两银子。

专案组审讯时发现， 其实
这一贪污团伙的行骗手段并不
高明，之所以能够频频得手，是
他们钻了监管的空子。 清代的
财务制度规定， 负责工程的工
部官员，需要支领钱款，首先要
递交书面申请， 经过工部主管
水土营建的官员审核， 签字同
意，才转到户部，户部掌管财务
会计的官员， 再复核数目是否
准确，然后盖章，才可以持单据
到库房支取银钱。 然而，结伙贪
污的几个书吏，见平时去办事，
主管审核的官员都是做表面功
夫， 经常不看文书单据上面的
数字内容就签字认可， 甚至有

人连手都懒得动， 直接让手下
属吏代笔签字。

贪污团伙熟知这一流程
后， 便经常设宴款待主管部门
的官员， 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酒食征逐。 每次趁着对方酒酣
耳热、 正在兴头之际， 就掏出
伪造的单据， 假装需要支领工
程款， 让对方签字。 喝得晕晕
乎乎的主管官员， 看到假文书
上盖有公章， 又玩兴正浓，根
本无暇辨别真伪， 接过递来的
笔就直接签字了事。 这一招屡
试不爽， 如果不是小包工头王
国栋一时多事， 无意发现这个
惊天秘密， 他们还会继续作案
下去。

最后， 专案组拟将主犯蔡
泳受、王书常、吴玉立即处斩，
从犯谢典邦、 商曾祺秋后处
决， 另有余犯陶士煜等七人发
配到黑龙江为奴， 至于负有失

察之责的工部 、 户部各堂司
官， 都分别免职降官。 处理意
见奏报上去， 嘉庆皇帝犹未解
恨， 下令把主犯蔡泳受、 王书
常、 吴玉先刑夹一次， 让他们
多受一些痛苦， 然后才处斩，
用刑的时候， 各部院的书吏也
必须集体到场围观， 进行现场
廉政教育，引以为鉴。

然而这种头痛医头、 脚痛
医脚的做法， 只是在被动情况
下的仓皇应付， 根本无法阻止
社会肌体的进一步溃烂恶化。
清代官场之所以贪赃苞苴公
行， 是各种腐败现象的背后，
朝廷无法直面问题的核心，找
不到有效杜绝此类问题发生的
方式。 权力同源， 很难产生应
有的效力。 这种情况下， 能够
实现的正义只会是偶然的正
义， 社会公义很难得到最大程
度的伸张。

□古傲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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